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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艺专题】

“后人类”身体的嬗变及其媒介性
———基于中国科幻文艺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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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后人类想象中的人类身体不断在科技的作

用下被机械部件延伸和置换，生成为“赛博格”“信息主体”“普遍生命力”三种

形式。 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人类身份随之发生变化，古典的人文主义仍未彻

底退场，全新的“赛博朋克”“人机文明”提供了更丰富的审美可能性。 科幻文

艺以其独特的“未来考古学”，构成对身体在技术中的嬗变及其后果的深刻反

思。 由此形成基于后人类想象的新身体美学，它以审美的方式思考着碳 硅生

命体超越人种、物种局限的可能性，并将促成新生命哲学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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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人类主义（ｐｏｓｔｈｕｍａｎｉｓｍ）话语中，传统人文主义视野下的肉身正不断为后人类

状态下的技术身体、媒介性身体取代。 曾经在科幻作品中被想象的身体改造、神经网络

等后人类技术，正不断变为现实，人与科技的耦合日趋紧密。 在审美领域，科幻创作者

基于业已发明的各种科技成果进行合理的想象和推演，以文艺的形式积累了当代的“未

来考古学”， 科幻小说将“我们对于自己当下的体验陌生化，并将其重新架构，而这是一

种不同于其他所有形式的陌生化的特定方式” ［１］７７，它书写、定格即将到来的东西，让未

来预先成为历史，使未来的可能性成为我们的考古对象。 探索后人类想象中人类身体



的各种可能发展，从而思考人类身份转变的后果，成为批评理论的紧迫工作。

一、 “后人类”身体的嬗变

基于后人类主义思潮对现代性的反思，科技对人类身体的改造有三种主要形态：
“赛博格”“信息主体”和“普遍生命力”。

先看赛博格。 哈拉维（Ｄｏｎｎａ Ｈａｒａｗａｙ）在《赛博格宣言》中指出：“赛博格是一种控

制生物体，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到了 ２０ 世纪晚期，我们的时代成为一种神话的时

代，我们都是怪物凯米拉（ｃｈｉｍｅｒａ），都是理论化和编造的机器有机体的混合物；简单地

说，我们就是赛博格。 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 ［２］３１４－３１６哈拉维认为，赛博格的出现模糊

了二元边界，主要导致了三个边界的破裂：动物与人类，动物－人类（有机体）与机器，身
体与非身体。 这三对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且不确定。 在中国科幻创作中，赛博格身体

成为艺术家想象未来的媒介。 田晓磊在 ２０１７ 年举办的个展“后人类乐园”①中思考了机

械与人类结合的各种可能性。 他将人类肉身与机械装置连结成一个整体，使人类身体

再也不单纯是自然肉身，而是经过了技术开发、具有更强性能的赛博格身体。 展览的海

报清晰地体现了艺术家对理想人类身体的想象：在图片中，人类的肉身与大量的机械手

臂连接在一起，原生的手臂只剩下其中之一，另一个已被机械手臂所代替，同时头上还

戴有类似于 ３Ｄ 眼镜的装置。 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家所创造的赛博格形象是超越了性别

分类的无性人。 这一想象体现了艺术家对于赛博格身体消除性别歧视、致力于平等社

会建构的姿态。 在文学创作方面，科幻作家陈楸帆的小说中频繁出现各种机器元件更

新或替换原始器官的后人类景象，构想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赛博格身体。 如在《美丽新世

界的孤儿》（２０１７）中，人类可以任意更改自己的外形；在《动物观察者》（２０１２）中，人类

获得了动物的特性；在《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 （２０１９）中，人类则更新了自己的生殖方

式。 在长篇小说《荒潮》（２０１３）中，陈楸帆构建了一个人机融合的世界，女性赛博格小米

成为了拯救人类社会的关键角色，体现了作者对女性角色的特别关注。 但这种尝试最

终在实际操作中被“他者化和本质化” ［３］，并没有真正跳脱出男权话语的统治。 还有创

作者在赛博格身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构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赛博空间。 科幻作家张冉的

“灰色城邦”系列可以看作是作者构建赛博空间的尝试。 在《起风之城》（２０１３）中，张冉

搭建了一个高度机械化的未来都市，其中机器取代人类成为廉价劳动力，从而进一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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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矛盾。 作者以这种方式，设想以技术为支撑的各类独立城邦，技
术爆炸使国家不复存在，技术本身成了通用货币。 作者通过这种方式思考了原生人类

在后人类社会中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兼有对技术乌托邦的美好愿景和深刻焦虑。
其二为信息主体。 信息主体是赛博格身体的进一步发展，其突出特点是将人类视

为一套信息处理系统。 凯瑟琳·海勒（Ｎ．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Ｈａｙｌｅｓ）指出信息主体是赛博格与信

息论、控制论的结合，人类“被当作信息处理实体，本质上类似于智能机器” ［４］１０。 信息主

体话语颠覆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的意识还原为信息处理系统，颠覆

了传统意识哲学把意识 ／观念当作人格（人类身份）的核心观念。 在生物科技不断发展

的当下，将意识 ／观念及心理情感视为人类独有物的观念已经被消解为神经系统的连续

反应，一种能被编码的信息体。 赫拉利（Ｙｕｖａｌ Ｎｏａｈ Ｈａｒａｒｉ）在《未来简史》中反观生物科

技的发展并尖锐地指出，“所有生物都是算法，而生命则是进行数据处理” ［５］２０。 中国在

２１ 世纪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先锋，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高新技术不断

更新并投入使用，这些现实发展状况为创作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使中国也逐渐形成了

关于信息主体的科幻话语。 小说家江波创作的《机器之道》（２０１５）和《哪吒》（２０１６）是
对信息主体的两种不同设想。 在《哪吒》中，超级人工智能成为了远超人类的智能体，但
是它最终决定将地球这一舞台留给人类，自己则投身于茫茫宇宙之中。 与之相对，《机
器之道》则体现了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控制，暴露了人类的劣根性。 刘宇昆的《解枷神灵》
（２０１４）讲述了一位父亲在死前将自己的意识流保存在数字世界中，通过网络与妻女展

开一系列交流的故事，展示了人类作为信息主体获得新的生存方式的未来图景。 艺术

家陆扬的作品《ＫＲＡＦＴＴＲＥＭＯＲ 计划之帕金森乐队》 （２０１１）用电极将电子设备同帕金

森病人的大脑连接在一起，利用人类大脑产生的不规则脉冲创作别样的音乐作品。 这

一现代艺术行为暗示了人类的思维活动实际上就是各种可以被解读、被编码的信息，进
入后人类时代，人类终将成为信息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凡身肉体还是机械假

体，都是信息主体的义肢。
其三为普遍生命力。 “普遍生命力”以“活力唯物论”为哲学基础，主张“一元论”的

宇宙观，并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自然－文化的界线。 布拉伊多蒂指出：“这个生命物质的

活力论方法抹灭了生命不分———有机的和话语的———传统上为人类纪保留的，即‘特殊

生命力’之间的界限。” ［６］８７“普遍生命力”通过消解自然与文化、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界

限加速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崩塌，并走向更高级生命形式的可能未来。 人工智能作为新

生的硅基生命体与人类所代表的碳基生命体的差异被模糊、被跨越。 这一科幻想象警

告人类再也不能以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眼光评价自身的身份地位，在“普遍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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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阈中人类与非人之间的差异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巨大。 美籍华裔作家刘宇昆的小说鲜

明地体现了其平等的观念，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模糊性别。 无论在《思维的形

状》（２０１３）还是《拟态植物》（２０１４）中，刘宇昆的想象物都没有明显的性别定义。 《思维

的形状》中的外星人卡拉桑尼人根本没有性别的区分，为“无性者”或“单性者”。 为此，
作者根据文义设计了一个自造词“牠（Ｚｉｅ）”，用来指代外星人。 而《拟态植物》一文中名

为“谢普”的拟态植物可以成长为任何形态的生命体，甚至让人难辨真伪，这种拟态植物

也就因此跨越了性别的界线。 《发条士兵》（２０１４）则出现了高度仿真的机器人形象，当
就连机器人自己也深信自己是真正的人类的时候，机器人与人类的界线又该在哪里呢？
作者刘宇昆借此表达了性别之间的差异日渐模糊，物种与物种之间的区别也日渐缩小，
“普遍生命力”将会是后人类想象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方向。 陆扬导演的动画电影

《子宫战士》（２０１３）采用了半开源的设定，以一位无性战士为主角，通过夸张的表达方式

表现创作者对传统性别差异的嘲讽，渴求建立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具有“普遍生命力”的
后人类社会。 这种想象已经跳出了男性 ／女性的二元对立模式，甚至跨越了“赛博格身

体”对肉身 ／机器的区分，走向无差异的万物平等、万物归一。
在此基础上向前演推，改变看待身体的角度和方向，人类的肢体便只是为其思维意

识所控制的义肢，可以被随意替换。 再加诸生物科技的发展，人类发现所谓神秘的思维

活动实际上也是可以被编码的存在物，由此可以进一步大胆地得出推论：在后人类社会

人类以信息体为单位生存。 至此，信息主体成为了人类重要的身体存在方式。 人类与

机器、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界线终于被打破，人类身体以“普遍生命力”的方式重新登

上了世界的舞台。 当一切差异被抹平，人类的身份也由此被彻底重置。

二、 人类身份的美学重构

当前对人类身份的价值评估主要有三种观点，即传统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认
为人机结合将开辟赛博空间的乐观主义、认为人类终将为机器取代的激进主义。 这三

种观点在科幻的想象领域形成不同的美学风格，带来“后人类社会”的审美新变。
大量科幻艺术虽然在设定上极具未来感，但其精神内核来源于古典人文主义。 在

刘慈欣的创作中，人类的中心地位向来稳固，《诗云》（２００３）讲述了人类在面对具有更强

计算能力的外星生物时，仍能以其独特的天赋———诗歌创作显示其独特性。 与之相似，
江波在小说《宇宙尽头的书店》（２０１５）中将书籍视为人类最后的精神火种，认为文学艺

术终将体现出人类的全部价值。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人所产生的各种焦虑和压迫，实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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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来自技术。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本质是“座架”，生活在其间的人类成为了其“促逼”
的对象，“人类如此明确地处于座架之促逼的后果中……因而绝不可能仅仅与自身照

面” ［７］２７。 但是海德格尔并未放弃人类坚持本性的可能性，他将注意力转向了诗歌，认为

诗是对真理的言说，使人重新找到自己的本质。 在传统的观点中，人类的艺术创作天赋

往往难以被解释，但也正是因为这份神秘而显得无法被超越。
虽然人类身份的主体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古典人文主义的审美观点也逐

渐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它也为新风格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现实条件。 美国作家吉布森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ｉｂｓｏｎ）开创了“赛博朋克”这一科幻小说新门类，与之相伴，赛博朋克风格也

作为一种全新的审美理念受到了关注和讨论，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不断深化、丰富了其

特有的审美价值和意义。 威廉·吉布森所创造的赛博朋克世界是一个反乌托邦未来，
这是一个“由技术所统治的人口过剩与都市退化的世界” ［８］９。 在赛博朋克的世界中，人
类肉身与机械装置的联结前所未有的紧密，人类身体从此产生了新的意义，身份随之产

生了变化。 艺术家田晓磊的艺术装置《诗歌》（２０１４）形象地展现了在赛博朋克社会中的

人类身份变化。 艺术家将人类的大脑从头骨中取出，直接暴露于观者视线之下。 作品

中的大脑经过了机械改造，并通过左右两个电极与网络设备相连接，保证了大脑神经的

持续活跃。 虽然人类的身体已经残破不堪，但是只要大脑神经还在运作，还在与外界发

生联系，便永远都能沉浸在虚拟的“电子梦”中。 在人机结合的过程中，人类主体成为信

息编码，只要编码存在人就能将自己的意识保留在世间而永远不会真正死去。 虚拟网

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究竟何为真实？ 真假难辨的后人类世界迷惑了人类的双眼，使人类

对自己的身份存疑，也给少数技术精英统治世界创造了条件。
赛博朋克世界的科技发展带来了人机结合的可能性，肉身与机械的耦合使人类享

有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和控制范围，但是这种技术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在《银翼杀手》
（１９８２）中，掌握了制造生化人核心技术的华莱士公司装修考究，建筑物的沉稳色调、几
何结构及特殊的光影设计均体现了精英阶层的权威地位和坚硬品格。 与精英阶层相

对，底层空间则显得分外纷扰，黑夜、大雨、穷街陋巷、霓虹灯广告牌等元素接踵出现。
与精英井然有序的生活不同，底层群众的生活混乱不堪，这些都一起构成了《银翼杀手》
之中的欲望都市。 未来世界除了贫富悬殊造成的高科技低物质的生活，还有对东方文

化元素的引介和融入。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东方视觉景观的植入：《黑客帝国》三部曲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２００３）中，学习柔道、武术、跆拳道等东方格斗技术成为了主角尼尔提升技

能，打败黑客的重要途径。 除此之外，赛博朋克风格中的服饰、音乐、语言、图像等元素

的设计灵感往往来自东亚的文化传统。 这既体现了东方传统元素对西方的吸引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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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西方霸权对东方文化势力的焦虑和恐惧。 香港“九龙城寨”成了激发创造赛博朋

克世界灵感的重要线索。 写着汉字的霓虹招牌，带有东方元素的服装、建筑物，这些特

质都为包容万象的底层世界所包含，体现了东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同时也反映出西方

权威话语对异己力量迅速崛起的排斥心理。
进入中国的赛博朋克从侧面反映出东方文化自身的发展问题。 中国艺术家 Ｌｅｉ

Ａｌｕｃａｒｄ 导演的短片《赛博朋克山海经》（２０１９）中，中国典籍《山海经》中的元素与西方的

赛博朋克风格相结合，体现了中国视角下的赛博朋克空间。 制作者试图在科技维度重

构中国古老神话，并同时提醒我们注意科技并没有改变人类生活的空洞乏味，短片提出

质疑：“当科技的新奥德赛来临时，技术被不同的人所掌握的时候，这会使这个世界变得

更好，更坏，或者未曾改变，我们又该怎么面对？” ［９］相比于西方团队的创作，中国创作团

队在创作中引入了更多的本国传统元素，对其的运用也更加深入。 值得注意的是，作品

创作中发生的变化局限于形式上的中国化，其核心仍是在西方创造的机器与中国身体

的合成体，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表达缺乏力度和反思，暗含着对东方文化相对弱势地位的

承认。 但中国创作者也依然在尝试用中国方式讲出植根于中国社会，真正具有本国精

神内核的赛博朋克故事。 科幻作家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２０１２）所描绘的未来世界

在科技的作用下被分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其中一个世界是少数精英的专属地，而更

多的普通人都被赶入了另一个世界。 虽然共同生活在北京，但是两个世界的人并不会

有任何交集，任何试图从低等世界进入高等世界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虽然没有

诸如黑夜、大雨、霓虹灯等西方赛博朋克空间的固定元素，但是作者却以独特想象真正

创新了赛博朋克故事的讲述方法，通过两个世界的划分体现了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巨

大格差，真正在文化意义上丰富了赛博朋克风格的表达方式和内涵。

三、 媒介性身体及其后果

无论是认为人类高于其他一切事物的古典人文主义的观点，还是主张人机结合的

赛博格身体的观点，实际上都将人类在与机械的权衡中放在了优先地位。 现代人的生

活已无法离开技术，人类的“具身化”（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离不开技术的指引，电磁、电子技术

成为了人类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媒介。 在科技哲学家唐·伊德（Ｄｏｎ Ｉｈｄｅ）看来，现代人

的身体不再是先验的，而是经验的，是根据人在时间、历史中的体验不断生成的。 因此，
技术的发展为人类身体的生成不断提供着更多的可能性，技术成为人类建构自身的手

段，而人类的身体不再是传统的肉身身体或文化身体，而是由技术建构的技术身体。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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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电视剧《爱，死亡和机器人》（２０１９）是以刘宇昆的小说《祝有好收获》（２０１２）为蓝本创

作的同名作品，讲述了人类被逐渐建构为技术身体的过程。 在故事中，人类的身体被不

断改造，由最初的自然肉身到人机混合，待到尾声时人类自然的身体部分已完全为机械

所取代。 在此过程中，技术不再仅仅是人类的工具，更成为了人类认识、建构世界不可

或缺的媒介。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技术的本质为“座架”，在此之下人类为技术包围，技
术成为了人类的世界。

在技术身体的话语中，技术成为了人类身体的延伸和经验，即媒介。 因此技术身体

也可以被看作媒介性身体。 与传统媒介不同，电磁、电子技术可以成为神经系统的延

伸，和人体之间构成信息系统，此即媒介化赛博格。 在有机体与假体紧密结合的情况

下，碳基生物部件和硅基电子部件实现了信息的沟通，媒介性身体是碳基与硅基部件交

融共生的产物。 在碳基生命体即人类不断改造自身的过程中与硅基部件的联系越来越

紧密，硅基媒介不断进化并逐步表现出“生物性的‘自我进化能力’，即出现了媒介生命

化的倾向” ［１０］。 当《西部世界》（１９７３）中的机器人产生自我意识并成功逃离人类控制之

时，这便意味着硅基媒介取得了独立并成为了硅基生命体。
技术身体、媒介性身体的出现使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元叙事遭遇挑战。 科幻作品在

创作中提出人类未来的可能性，求索后人类社会的可能面貌。 后人类的话语意味着对人类中

心主义的反思，“后”意味着“一种分析、回忆、神秘解释、变形的过程”。 未知带来痛苦，探索带

来的激荡使心灵获得生命力，并感到愉悦，这正与利奥塔试图建立的后现代崇高美学相符合。
科幻作家在此为先锋派，他们“并无责任去提供真实”，他们要做的是“发明对可构想但是不可

表现之物的暗指”［１１］１１９。 后人类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传统人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已

然成为历史。 赛博朋克的想象创造了全新的审美可能性，但仍蕴藏着传统霸权政治的危险

性。 技术身体、媒介性身体在取代传统肉身后开辟了更多的未来可能性，意味着对人类中心

主义的超越，同时为我们反思后人类状况提供了审美中介。
科幻小说的文学性体现在“陌生化（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和认知性（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的在场和互

动”，“它的主要形式策略是替换作者经验环境的想象性框架，它的区别性特征是一个具

有认知逻辑的虚构‘新异’（ｎｏｖｕｍ）（或新颖、创新）成为叙事的主导力量” ［１２］９。 科幻小

说创作中“认知性陌生化”的要求决定了科幻小说的未来想象离不开现在和过去。 在陈

楸帆的小说《荒潮》中，现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都被无限放大，如环境污染、生
态破坏、资本侵略、社会格差、性别歧视等。 在未来世界，人类因为滥用科技而将硅屿打

造成了电子垃圾处理厂，跨国资本为了自身利益，将其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环境负面影响

转嫁至第三世界，在损害智人生存环境的同时进一步固化了不同阶级之间的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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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 权力可以规训人类的身体从而使智人各司其职，但愈演愈烈的阶级压迫只会加

剧社会矛盾。 这一矛盾终将爆发，随之而来的战争则将给地球带来更具有毁灭性的打

击。 由此，不但人类中心主义的规范将被打破，智人脆弱的肉身也会加速灭亡。
早在马里内蒂（Ｍａｒｉｎｅｔｔｉ·Ｔ·Ｆ）１９１２ 年的未来主义狂想中，我们已经瞥见赛博格

的崇高形象，通过与机器的融合，新的身体超越肉身的局限，甚至克服终有一死的命运，
“通过直觉，我们将克服那种将我们的血肉之躯和发动机的金属分隔开来的、表面上似

乎无法调和的敌对意识。 继动物王朝后，机械王朝开始了。 凭着对物质的了解和友爱

之情，科学家们仅仅能够认识物理———化学反应，我们则准备创造各部位可以更换的机

器人。 我们将抛弃关于死亡的观念，因此就将从逻辑思维的最高定义———死亡中解放

出来” ［１３］５７。 推动这一进化过程的是对物质的友爱，我们是基于这种“直觉”加速身体的

赛博格化，直至全身可由机器替换的程度。 我们同样记得，马里内蒂对破坏、暴力、速
度、技术之美的热烈想象贯穿着“未来主义”激进的艺术－政治实践，直至成立最终被墨

索里尼吸收的“未来党”（Ｐａｒｔｉ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 Ｆｕｔｕｒｉｓｔａ），与机器的融合造就的正是专事杀戮

的战争机器，它势将淘汰尚未“进化”的种群。
滥用科技带来的恶果在赛博朋克世界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在经典的赛博朋克美学

中，无尽的雨夜渲染着后人类世界颓废、忧郁的氛围，纵横交错的道路、拥挤的人群和逼

仄的居所让人很难看出技术因素的存在。 人类的物质身体被迫忍受着恶劣的生存环

境、反刍滥用技术的恶果，仅是维持生活就已经消耗了他们全部的精力。 除此以外，人
类社会的文化、科技均被掌握在了少数精英集团手中，阶级壁垒看似牢不可破，却早已

潜藏危机。 普通人逐渐难以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福利，甚至可能遭受更加彻底的奴役。
也许在人工智能整顿人类社会之前，精英智人便已完成了向“神人”①的进化。 李宏伟在

《国王与抒情诗》（２０１７）中探讨了人类在信息时代的生存境况。 在这部小说中，帝国集

团通过发展人工智能，构建了一个包括全体人类的信息帝国。 一方面统治者借助对人

类的各种天然欲望的解读推动技术发展，促进信息帝国的建立；一方面人类的人性和主

体精神又在帝国建立之后被瓦解。 精英集团垄断了全部的信息资源，并获得了全部特

权，通过尖端科技增强肉身，直至脱离人类生老病死的束缚。 普通人类作为智人面临着

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巨大挑战，“运用科技创造出神人”已是历史的必然。 “神人”作为

“一种更优秀的人类形式”，在保留人类基本特征的同时“拥有升级后的身体和心理能

力” ［５］２６０。 “神人”通过身体改造强化自身，并依靠信息网络统治智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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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发展除了将会产生以上危险后果，也为自然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大门———硅

基与碳基之间将通过媒介获得自由流动的可能性，从而生长为全新的物种。 艺术家王

郁洋的《呼吸》系列（２００６）表达了对这种可能性的积极预测［１４］。 王郁洋将电视机、提款

机、空调、汽车、冰箱、洗衣机、复印机、收音机、书本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作为艺术

装置展示出来。 他希望借此表达人类的硅基制造物也能以自身特殊的方式呼吸、观察

世界，与人类平等地进行各种活动。 硅基制造物与碳基生命体共同生活在地球上，没有

由哪一方占据中心地位、获得主导权的格差，万物都是在同一片天空下共同呼吸的平等

个体。 有机生物体在电磁、电子技术的作用下超越了自身的局限，获得了种种外延的媒

介并进化为媒介性赛博格。 我们或许无需担心未来人类与机器将会产生何种矛盾，人

类与机器之间的边界或许也将越来越模糊。 在此条件下，女性将会获得新的发展可能

性。 哈拉维认为女性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成为高科技的特殊生物体。 自此，赛博格成为

了对性别分类的全面报复，种族、性别将跨越历史的界线而升华为更为平等的新生代。

哈拉维指出：“我们之被重构的可能性包括希望有一个没有性别的异形世界的乌托邦梦

想。” ［２］３８５相对于哈拉维，海尔斯更加强调人类作为信息处理系统的存在意义，认为人类

的意识能够被还原为信息编码，认为意识的产生实则是进化的偶然，否认了传统人类中

心主义的偏见，指出了碳基生命体与硅基生命体之间的平等关系。 刘宇昆的小说《发条

士兵》中的机器人在进化的过程中逐渐忘却了自己作为无机生命体的事实，他与人类一

同生活、平等交流，人类与机器之间并不存在着所谓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形形色色的后人类想象中，后人类社会或将因滥用科技而成为荒凉的世界，或将

被少数掌握了核心技术和资本的精英集团专制统治。 但我们还需看到，硅基生命体的

诞生将给曾以碳基生命体为主导的旧世界注入新的活力。 雷·库兹韦尔在预言了奇点

之后，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与机器之间的战争，而是认为将由此产生全新的人机文

明。 人类身体的进化，在超越了物质身体和文化身体之后进化成了更具包容性的技术

身体。 在新媒介的作用下，全体人类都成了媒介性赛博格，这一新生命超越了性别、人

种、物种的局限，进化为了碳－硅结构的新生命体，并由此生成了更为平等的新生命哲

学。 它将撕裂人类中心主义的帷幕，使生命得到尊重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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